
1 遗作：“我又重新起航，我已不再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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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北路的新塘华侨公墓香园艺术墓
区，矗立着6座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黑色的纪念碑上刻
满了1000多位遗体捐献者的姓名，都已描金。红色的心形碑石
上刻着“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铭记遗体捐献者为医学事业
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距此60公里的增城区正果万安园里，也有一堵寄语墙：“宝
贝，爸妈来看你了”“老爸，我来看您，六月高考一定上岸，您放心”
“先生：你长眠，我常念”……墙上挂满的手书，凝结着生者绵长的
思念，而这里的逝者也都在去世后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或遗体。

日前，广东省红十字会、广州市红十字会、广州市民政局殡
葬服务中心等多个机构分别组织了纪念活动，缅怀这些去世后
仍在为他人、为社会继续作出贡献的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者。
广东省红十字会数据显示，2022年全省完成人体器官捐献753
例、角膜捐献583例、遗体捐献285例，捐献数据连续13年位居
全国首位。另据广州市红十字会统计，自2000年初《广州市志
愿捐献遗体管理办法》实施至今年3月底，广州已有3334人办
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实现捐献1365例，居全省首位。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近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医学专家、志
愿者，倾听捐献者的生前往事，了解医学研究的相关进展。

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自 2010 年至今已有十
余年发展，捐献数据连续
13年位居全国第一。

据省红十字会统计，
从 2010 年至 2022 年底，全
省历年累计共完成器官捐
献 6125 例、角膜捐献 5268
例 、遗 体 捐 献 1873 例 ；拯
救 了 2 万 名 患 者 的 生 命 ，
让 8000 多 名 盲 者 重 见 光
明 ；同 时 ，还 有 54 万 名 爱
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人体
器官（遗体、角膜）捐献志
愿者。

“虽然他们的人生已
经谢幕，但他们的生命却
永 不 褪 色 。”省 红 十 字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自 愿
无偿”捐献人体器官是一
项大爱善举，省红十字会
多 年 来 围 绕 器 官 捐 献 见
证 服 务 、人 文 关 怀 、缅 怀
纪念等方面开展工作；但
广 东 是 人 口 、医 疗 大 省 ，
捐 献 器 官 短 缺 的 现 状 依
然严峻，省红十字会真诚
倡 议 社 会 各 界 爱 心 人 士
支 持 人 体 器 官（遗体、角
膜）捐献事业。

广州志愿捐献
遗体登记接受站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地址：广州市中山二

路 74 号中山大学中山医学
院医学科技楼一楼后座

电话：020-87330712

暨南大学医学院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
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
院解剖学系

电话：020-85220251
13710077505

南方医科大学
地址：广州市沙太南

路 1023 号
电话：020-61649810

18665000359

广州医科大学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新

造镇新造路一号广州医科
大学番禺校区解剖楼，广州
市越秀区东风西路 195 号
越秀校区体育馆三楼

电话：020-81340182
13318813157（刘老师）
13318813155（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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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
已厌倦这样过。我重新点燃一
把火，燃尽我，在灰烬里重生
……”2022年 10月，在和重症肌
无力搏斗了 20 年后，28 岁的晨
晨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留下了
一首原创歌曲《不留遗憾长眠》，
希望能用自己的歌声带给其他
病友与病魔抗争的力量。一同
留下的，还有他捐献遗体的意
愿，希冀能为重症肌无力的研究
作出一点贡献。

2002 年底，晨晨确诊重症
肌无力，随着病情加重，他的四
肢逐渐失去力气，也渐渐看不清
一米以内的事物。退学在家后，
他在家人和医生的陪伴下开始

了与病魔搏斗的漫漫征程。
晨晨的母亲陈女士回忆，患

病后，儿子连握笔都吃力，在医
生指导下，每天一点一点抄书，
锻炼自己的体力，每每写到满
头大汗。能够提笔写字后，晨
晨就坚持每天记下自己的心
声，也逐渐开始动笔创作小说、
剧本和歌曲等。

2009 年，晨晨几度心脏骤
停。求医多年，他了解过遗体
捐献，知道重症肌无力治疗需
要更多医学研究，他便动了这
个念头：“妈妈，要是我真的走
了，你们不要难过，把我也捐出
去，我一直想做个对社会有贡
献的人。”陈女士说，起初她和

丈夫都坚决不同意。晨晨并未
急着劝说，只是保持着创作。
在他的小说中，陈女士感受到
了儿子的坚定想法：想要做一
个有贡献的人，不想像现在这
般需要人照顾。

“晨晨一直很懂事，他遇事
从来不急躁。”陈女士回忆，当她
和丈夫起了争执时，晨晨就会来
开导、劝和。在晨晨眼中，似乎
是自己拖累了家庭，但在陈女士
看来，“是他教会了我们很多”。

在《不留遗憾长眠》歌曲结
尾处，晨晨这样写道：“现在为
了梦想，我又重新起航。此刻
的心中有一道光，我已不再彷
徨……”

“您的眼角膜可以看见我们
吧？”14岁的方方如是念想已然
逝世的姥爷。2022年12月，方
方的姥爷因为癌症离世。生前，
老人家选择了在去世后捐献自
己的眼角膜和遗体。

方方的姥爷生前从事航空
航天领域相关工作。方方的妈
妈回忆说，父亲年轻时，经常到
全国各地出差为飞机排障，屡屡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4年，方方的姥姥和姥爷
相识，携手走过了近五十年岁
月。方方的姥姥说，老伴在生病
前就有了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念
头：“有用的部位，能帮助他人延

续生命；生病的地方，就让国家
好好研究研究。”在她看来，生前
总在光荣榜上的老伴，如今仍在
榜上。“比起埋入泥土，不如作点
贡献。”方方姥爷在临终前特地
交代家人，一定要完成自己捐献
眼角膜和遗体的心愿。

在父亲的影响下，每三个月，
方方的妈妈都会去献血。如今，
方方和妈妈、姥姥也都填写了捐
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书。在她们
看来，这是一种家风的传承。

奉献之风不仅在家庭中传
承，也在革命战友中发扬。“我们都
曾是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参加者……
我们都决心在去世后将眼角膜献给

人数众多的失明者……并将死后的
遗体无保留地献给医学院作为教学
和科研之用。”陈慧和曾源夫妇都曾
投身东江纵队，这是他们手写于
1998年9月的捐献志愿书。

1979年，陈慧和曾源二人调
至暨南大学工作。作为暨大医学
院的首批耕耘者，陈慧等人多方奔
走，组建解剖系教研室，并开始接
受遗体捐献登记。得知妻子忙于
为医学教育事业寻求合适的遗体
标本，曾源决定与妻子一同签署遗
体捐献申请书，他们也是广州最早
一批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在夫妇
二人的影响下，有更多的“东纵家
庭”表达了捐献遗体的意愿。

2 传承：“比起埋入泥土，不如作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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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缅怀活动的市民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上鲜花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实习生 林健 摄

留言墙上感恩缅怀的话语
广东省红十字会供图

从学习到教学，郭国庆和解
剖打交道已经34年。学生时期，
面对“大体老师”他也曾害怕，如
今已经像亲人般熟悉。他的“生
死观”逐渐发生了变化：“年轻时
认为，生是新生命降生，死是归于
尘土；现在看来，死亡不仅是生命
的消失，也可以是生命的重现。”

截至2022年底，已经有390
多人在暨南大学登记成为遗体
捐献志愿者，登记者的数量逐

年增加，有逾百位已完成捐献，
当中不乏暨大的老师、校友。
郭国庆时常会和已经签署遗体
捐献志愿书的志愿者聊天，聊
人生、聊捐献动机。他们有的
在退休后云游四海，有的曾是
去过罗布泊的军人，或许是志
愿者广阔的视野使然，加之殡
葬改革的推动，郭国庆感叹社
会的“生死观”也在逐渐变化：
过去人们想着“入土为安”，如

今想着“死得其所”——遗体捐
献者用自己的身体教给学生知
识，对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升华生命的价值，这也是郭
开华从遗体捐献志愿者身上感
受到的“生死观”变迁。他介绍，
截至今年4月初，已有1900多人
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登记为
遗体捐献志愿者，536人已完成
捐献，其中也有中大附属医院的
医护人员及家属。在志愿者中，

除了老年人外，近年来还出现了
“80后”“90后”的身影，有情侣一
起相约前来，也有人选在生日时
前来登记。“有登记者说，就像献
血一样，自己就是来做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郭开华说。

在和已登记的志愿者沟通时，
郭开华发现，不少人反映关于遗体
捐献的宣传力度不够。有人辗转
半年得知可以通过红十字会了解
捐献渠道，有人通过基层医院的医

生多方打听捐献流程，“有的人想
要捐献，但找不到机构、联系方
式，或者觉得找大学是一件很麻
烦的事，最后可能就放弃了。”

由于工作缘故，郭开华和同
事曾到国内多地了解当地的遗
体捐献和医学教育工作经验。
他表示，如果广州能够将遗体捐
献登记的权限下放到社区居委
会，医学院校来负责登记之外的
后续工作，或许能帮助有意愿捐

献的人“少走弯路”，也能让更多
人了解到遗体捐献。

一位“无言良师”有多少位
学生？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这个数字是8-10名，在暨南大
学和南方医科大学则分别是约
14名、16名。记者从广州市红
十字会了解到，目前位于广州的
医学院校每年需要“大体老师”
约360位，2022年全市接收捐献
遗体181例，缺口近半。

5 生死观：从“入土为安”到“死得其所”

3 科研：“解剖发展离不开的正是遗体捐献者”

攻克疾病、让更多人免受病
痛困扰，为医学事业发展作出贡
献，这是遗体捐献者及其家人的
愿望，也是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
的方向。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
助理、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郭
开华介绍，虽然当前能通过小鼠
等动物研究相关疾病，但动物和
人类的身体构造有很多不同，动
物研究难以完整反映人体的真
实状态。如果能够分析患者的
生物组织，发现这些组织与正常
组织之间的差异，再结合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揭
示疾病“真相”。

研究患者组织样本对于揭
示疾病发生机制与治疗方案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对研究
神经系统疾病而言并非易事。

郭开华解释，一般神经系统的生
物组织只有在患者去世后才有
可能获取。“每个患者的状况都
不相同，因此疾病的研究非常
复杂。”郭开华指出，当前针对
重症肌无力、渐冻症、阿尔茨海
默病、帕金森病等涉及神经系
统的疾病尚未有很好的治疗手
段，原因在于其发病机制有待
进一步明确。“如果能够明确发
病机制，就可以推进药物研发，
也将推动早期诊断和临床治疗
的进展。”

为了推动脑科学研究，中山
大学已加入“中国人脑组织库协
作联盟”。此外，郭开华介绍，
该联盟还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
基金会、渐冻症患者的渐愈互助
之家共同发起组建“中国渐冻人
脑组织库计划”，帮助渐冻症患

者完成逝后捐献的遗愿。
除了帮助探索疾病成因，遗

体捐献者还能帮助医生探索新
的手术方式，从而帮助更多人恢
复健康。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
公共卫生学院人体解剖学系主
任郭国庆举例说，20世纪 90年
代，诞生不久的腔镜手术在中国
逐渐推广开来。然而，由于手术
范围更小，视野变为圆形，医生
在手术时观察到的人体结构视
角和过往手术时使用的人体解
剖图谱完全不同，因此医生需要
通过“模拟手术”，熟悉腔镜视
野下的人体结构关系，才能更好
地为病人诊疗。“解剖发展和外
科发展相辅相成，解剖发展得越
好，外科能解决的问题越多，而
解剖的发展离不开的正是遗体
捐献者。”郭国庆说。

“无言良师，授吾医理；敬
若先贤，临如活体；正心恭行，
追深辨细；德彰术精，修成大
医。”这门解剖课上的誓言，每
个医学生都熟悉。其中提及的

“无言良师”又被称为“无语良
师”“大体老师”，他们都是遗
体捐献者，选择将自己赠与医
学事业，在冰冷的解剖台上，

“教导”着一届届医学生。
“不了解人体构造，如何能

做医生？”在郭开华看来，解剖的
发展如同点亮了医学发展史的一
盏明灯。如今，解剖学已经成为
医学生的基础课程。在中山大学
和暨南大学，医学生在大一时学
习系统解剖学，通过观察了解人
体构造；在大三学习局部解剖学，
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步步学习如
何做切口、如何剥离皮肤，“就像
做手术一样”，郭国庆说。

在解剖学课程开课前，医学

院都会举办开课仪式，教导医学
生对“大体老师”怀有敬畏和感恩
之心。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建
有专门的“至善广场”，为“大体老
师”举行人文仪式。2021年，暨南
大学主办“平凡与伟大——‘无语
良师’背后的故事”主题展览，讲
述了16位“无语良师”背后感人的
红色故事。

广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
业的本科生王心怡回忆，第一次
拿起手术刀时，她和老师再三确
认，生怕划错地方，划下手术刀
时非常谨慎，不敢特别用力。

“‘大体老师’教授的不仅是医学
知识，还有无私奉献、大爱仁心
的精神，这是我医学生涯中非常
宝贵的第一课。”王心怡说。

“‘大体老师’曾经也是和我
们一样会哭会笑的人。”暨南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梁睿熙对
老师在课上的叮嘱记忆深刻。在

她看来，“大体老师”代表着温柔
与慷慨，“首先，‘大体老师’是他
们自己，然后才是我们的老师”。

据悉，为了让医学生铭记“无
言良师”的师恩，医学院校还会组
织学生探访遗体捐献者家属。中
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这一活动已
持续12年，每年11月都会招募
100-120名志愿者。在和家属聊
天中，学生们了解到“无言良师”
的故事，这些“口述史”被记录下
来，2011年-2015年收录的故事
已结集出版了《生命华章——致
无语良师的大爱颂歌》一书。

除了定期探访，不少学生和
遗体捐献者家属之间还保持着
联系。“看到一届届学生接力探
访，家属们也会感到欣慰。”郭国
庆表示，有的志愿者捐献已久，
家属中曾经的青壮年子女也年
岁渐长，学生们的陪伴能令他们
回想起父母的点滴往事。

4 教育：“大体老师”教知识也教大爱

每年秋季开学，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都会举行《临床
解剖学》开课仪式暨“大体老师”追思仪式 受访者供图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学生志愿者探访遗体捐
献者家属 受访者供图（已征得图中人物同意）


